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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挺旧的东西”。

在 宇 宙 飞 船 上，“ 编 号

17”只是一个“消耗体”，没有

人把他当人看——而这一切都起

源于，地球上的米奇也没有把自

己当人看。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负罪感很强，发展到极端就是签

下卖身契的自暴自弃，连死亡都

不怕了，有好几次甚至还没死透

就被人扔进了“循环炉”里高温

炼化，而他连经历这一切都没有

意识到是一种折磨。

只有飞船上新交的女朋友纳

莎把他当人看——她会在他进行

毒气实验的时候，穿好防护服陪

伴他，陪伴他的死去，又等待他

的一次次重生……她还会留意到

每一个版本的他身上细微的不同：

有的温柔内敛，有的比较火辣……

当编号 18 诞生后，编号 17

才意识到：原来死过以后，重生

的未必是一模一样的自己。即使

科技可以实现 1 比 1 复制，每个

人还是有他独特的色彩。而编号

18 就像是他的兄弟一样，从反

目成仇到相亲相爱——这种“即

使你不爱自己，你的家人也在爱

你”的设定，从《汉江怪物》就

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奉俊昊式

亲情”最感人的地方。

如同饰演米奇的罗伯特·帕丁

森所说：“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

找到自己独立人格的故事，只不过

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编号17和

编号18，“就像是一个人性格中的两

个部分，一个在努力进步、成长，而

另一个则拖拖拉拉，消极懒散，前

者对后者感到厌恶。然而问题在于，

他们其实都是你自己，你不能简单

地决定要折磨和消灭那个懒惰的

部分”。

恐怖虫：奉俊昊式怪物再现

奉俊昊导演的很多电影里都

有怪物，《汉江怪物》如是，《玉

子》如是，《雪国列车》也如是。

《寄生虫》里的“寄生虫”其实

是人类，而《编号 17》里却有

非人类的外星生物“恐怖虫”。

恐怖虫的外形看起来像螨

虫，也像水熊虫，它们兼具昆虫

和哺乳动物的特点，有一排排尖

锐的牙齿和利爪，用来在冰层甚

至岩石中打洞，从而能够在冰天

雪地的“尼福尔海姆”星球生存。

设计“恐怖虫”的是奉俊昊的长

期合作伙伴张熙哲——《汉江怪

物》里的怪物、《雪国列车》中

的列车车厢，还有《玉子》中的

“玉子”都是他设计的。

参与演出的韩裔演员史蒂

文·元说：“奉导对所有有感知

的生物都有一种深深的关爱，他

尊重生命。这一点非常有趣，因

为我们常常过于关注自己，忽略

了我们所谓的‘恐怖虫’——它

可能并不这么自称——同样是有

生命、有感情、有意识的。奉导

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或许都很傻，

但同样也值得被爱。他从不批判

你，而是通过幽默的方式调侃你，

同时又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的确，看到最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恐怖虫不但不怎么恐怖，还

有点萌。我们以为他们进化到只

需直立嘶吼，就能用超声波将人

类团灭——结果人家什么技能也

没有，只会虚张声势——但即便

是没有过人本领的蠢萌生物，也

有在自己星球上好好生活、不被

打扰的权利。这是奉俊昊的幽默

感，也是他的善意。

合作多年的制片人崔承浩

说：“我觉得奉导的脑袋里总是

充满了各种想法。他非常关注社

会问题，但他有一种独特的方式

将这些问题以最有趣、最幽默的

方式表达出来。他总是说：‘我

们讲的是一个故事。我们希望观

众在电影院里能够欢笑、流泪，

尽情享受这段旅程。但也许，当

他们坐上公交车、出租车，或者

即将入睡时，才会开始思考故事

背后的那些深层次的立意。’”《编号 17》海报。


